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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反话
我奶奶岁数大了，和人说话经常把话说反

了，逗得大伙笑，她自己却不知道咋回事。
有一回，一个老姐们儿过来串门儿，瞅着

她的满头黑发，奶奶无比羡慕地说：“看你这头
发多好，一根儿黑的都没有！ ”

还有一回，一个远房亲戚带了一大堆礼物
来看奶奶，并客气地对她说：“这是我的一点点
心意，您别嫌就好。”奶奶赶忙客气地回应：“看
你说的，这还多啊？”

报个“唠嗑”
眼瞧着几个老姐妹都报名上了老年大学，

不识得几个字的奶奶也动 了心，非要老爸也
去给她报个名上学。

老爸说：“好好！待会儿就去。您想报个
啥科？ ”

奶奶问：“啥意思？”我说：“就是您得先选
一个您平时最感兴趣的科。”

奶奶说：“噢，那
就 给 我 报 个‘ 唠 嗑 ’
吧！
（摘自《大众卫生报》）

老将出马
一天，我和孙女下象棋。几个回合的断

杀，孙女被我杀得节节败退，正当我就要用
马后炮取胜的时候，孙女忽然用她的将杀了
我的马和炮。“你的将怎么能出城杀我的马
和炮呢？”我按住她的手。孙女狡辩说：“爷
爷，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看着孙女
一副认真的样子，我乐了。

碰瓷
今天碰到一个碰瓷的人，硬说是我撞

的，我急了，拿出手机说：“爸，给我150万，我
要撞死一个人。”那人一下就起来了。

企盼
老两口庆祝结婚20周年。丈夫问妻子：“你

想得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20年了……”妻
子叹道，“我只想看一眼你积攒的私房钱。’”

画素描
今天考试我坐第一排。考英语的时候，

监考老师隔几秒就看我一眼，我以为被老师
看到小抄了，就一直没敢拿出来。考完试才

知道，这家伙嫌监考无聊，给我画素描呢。

科幻小说
妻子：“你上次说的那个小说写完了

吗？”丈夫：“刚写完，准备再修改一下。”妻
子：“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不是也很怕他的妻
子？”丈夫：“不，他对妻子的错误思想敢于进
行面对面的批评。”妻子：“你有切身体会
吗？”丈夫：“没有，，我写的是科幻小说。’”

恐怖
夜深了，一个女生赶上了末班公交车，

车上只有两三个乘客。女生无意间一抬头，
看见车里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着“没有终点
站”。女生联想到了一部鬼故事，吓得冷汗
都出来了。几分钟后，显示屏又流动，她终
于看全了：“为您服务，满意没有终点站。”

重播
正在看球，老婆从医院打电话说要生了，小

明很为难，老婆破口大骂：“你明天
看重播不行吗？”小明这才恍然大
悟，嘱咐老婆一定要把生孩子的过
程拍下来。 （摘自《浙中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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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描述过自己与老友多年后再见的情景：
有些人，见了会后悔，因为眼前出现的是另一个人，再
说从前也无用；有些人，未见时还有些许紧张，见到了
依然亲密如昨。

我们都知道友情是如何变淡的：身处不同的城市，
有了不同的际遇，有了不同的朋友，彼此之间的未知越
来越多，彼此之间的回忆越来越少。偶尔想起一些话，
想打电话过去，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在忙，最终作罢。

大多数的友情都这样消失，但总有一些友情会留
下。

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即使你们平时都很忙碌，
彼此很少联系，但知道你过得好，也就足够。有事了，
一个电话，不必担心对方介意“有事才找”，二话不说帮
你解决燃眉之急。这样的朋友，有一两个就足够了。

有些路，要一个人走，你不必陪我，如果遇到了风
雨，借一把伞足矣。我们为了梦想、生活各自为战，有
事联系，没事各忙各的，越简单，越熨帖。许多年后，你
或许已经不会在意那些来来去去的过客。

时间帮你筛选了许多人，你不必考虑和谁的友情
多一点，和谁的少一点，时间已经沉淀了一切。

（摘自《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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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有一个叫张打油的人，在一 场漫
天大雪后，山都白茫茫了院子里的狗跑得正
欢，他突然诗兴大发，念了一首《咏雪》：“江山
一笼统，并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
肿。”这首诗，用现在的话来点评叫很接地气，
也不怎么讲究平仄，不过是押韵的。标题是
（咏雪》，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雪，可是处处都
是雪。当然，张打油吟出这首诗，并没有想到
它就像一道闪电，“轰隆”炸开了诗词界新的
大门，从此中国的诗词版图上有了一个新的
诗体，叫“打油诗”。

一首好的打油诗，都有让人发笑的功力，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那份机智的幽默感。

今天很多人喜欢玩自黑，就是自嘲的意
思。古代人互黑起来，也是毫不手软。明朝
的第一才子解缙，是个打油诗高手。18 岁那
年 ，他在乡试中考上了第一名。那天正下着
小雨，年少得志的他大踏步走在马路上。兴
许是太开心了，结果，“啊”地一声，滑倒在潮
湿的地上。“哈哈哈哈……”村里人见状全都
笑了。解缙笑着摇了摇头，拍了拍早已湿透

的衣裳，人还是不能太得意啊，出口念：“春雨
贵如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笑煞一群
牛。”解缙这诗又是解围，又有点抖机灵，逗得
大家伙又乐了。

李白和杜甫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都是
大诗人，但李白做诗多是信手拈来，兴起而
作。杜甫却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
不休。”有一次，李白遇见杜甫，发现他又变瘦
了，就笑他是不是因为写诗的缘故，还做了首

《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
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千百年来，总有人认为这首诗说明李白在嘲
笑杜甫，但这明明是朋友间的戏谑调侃，因为
了解你，所以能一眼看出你瘦了，看出你在愁
苦什么。杜甫是个老实人，估计就是笑笑回
李白说哪有哪有，因此史上也少了一首《戏赠
李白》了。

但像苏东坡和苏小妹，互怼起来就好玩
了。苏小妹额头高眼睛凹，苏东坡就做打油
诗：“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几回
拭泪深难至，留得汪汪两道泉。”苏小妹看了一

眼哥哥的马脸，笑了笑，答道：“天平地阔路三
行，遥望双眉云汉间。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
还未到腮边。”打油诗还是互怼好工具，怼得文
明，又有雅趣。这些互损的打油诗背后都是一
个个机智的人儿。生活嘛，无非是笑笑别人，
再被别人笑笑。

打油诗还有个强大的功能，是嘲讽。世界
那么大，总有不平事，无须骂骂咧咧，不如轻轻
松松地点破就好。有一回，欧阳修去吃饭。店
家-看是欧阳修大文学家，可开心了，赶紧上好
菜。吃完还特地询问味道如何。欧阳修沉吟
片刻，念道：“大雨哗哗飘湿墙，诸葛无计找张
良。关公跑了赤兔马，刘备抡刀上战场。”这四
句分别是四句谜语，对应“无檐（无盐）”“无算
（无蒜）”“无缰（无姜）”“无将（无酱）”。欧阳修
没有直接说出不好，给了谜语，既保全了饭店
的面子，又暗暗地点评了一番。

打油诗，透露着的是一股为人处事的机
智 。机智的背后，往往是看透的智慧和不戳
破的善良。 （摘自《河北工人报》）

在连云港这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亲带着
一双儿女，女儿活泼开朗，儿子是个爱打篮球的“小暖
男”，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让这个家庭白陷入
了困境。

2018年12月18日，儿子李果硕被确诊为“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治疗难度比白血病还高，唯一的治疗
手段只有造血干细胞移植。父亲李启东和母亲陈娜
的基因匹配度只有5个点，而姐姐李姿却是全相合，是
再理想不过的供体。那时，18岁的李姿正奋斗在高考
的第一线，和许多备考生一样，她想考上一所好大学
回报父母。弟弟突如其来的病情像一块大石砸在她
心 上，没有任何犹豫，她放下手中备战的笔，准备放弃
高考进行骨髓移植 。她说：“高考可以明年考，但救弟
弟的机会只有一次！”

2019年3月7日，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将18岁
坚强姐姐李姿的骨髓、干细胞成功输送到弟弟李果硕
体内并存活。李姿通过视频看到弟弟在无菌舱内的
情况时，她哭着说：“弟弟，你一定要坚强，早日康复回
到学校好好学习。”“弟弟别怕，一定会好起来的。”“弟
弟，我们起加油。”

说起自己放弃高考只为救弟弟，18岁的李姿腼
腆地笑了笑：“也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无论是谁那
个时候都会这么选择的。”其实，早在一家人进行骨
髓配型的时候，李姿就希望是自己能够匹配成功，而
不是父母。她说：“父母年纪都大了，细胞活跃度不

高，进行骨髓移植，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
伤害而我才 18 岁，这个年龄移植对弟弟而言是最好
的，而我还年轻，抽骨髓的伤害比起父母，也是最小
的。”

回忆起2019年3月7日下午那场手术，李启东说：
“至今还忘不掉那天，女儿在另一个病房抽骨髓，儿子
在无菌舱内等着输骨髓。”那天，李姿的舅妈在另一个
手术室等着李姿，而李启东在儿子的无菌舱内等着女
儿的骨髓，当女儿1000毫升的骨髓血开始缓缓输入到
儿子体内时，他那时唯一的祈祷就是：“手术不要有
事，儿子和女儿以后都能健健康康的，无论老天要自
己付出什么代价。”而此前3月5日，李姿已经分两次
抽了800毫升的血，以供弟弟手术时用。当时她直接
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李姿告诉记者，抽骨髓是要进行全身麻醉的，正
式手术当天，自己进了手术室，不到5分钟，就已经毫
无知觉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那时
候，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舅妈，我看不清她的表
情，但是她一直问我难不难受，有什么想吃的吗？”李
姿害羞得摸了摸鼻子说：“我当时嘴上说不难受，但没
过多久就开始吐，吐到嘴里发苦，舅妈就遍一遍扶我
起来。”这是麻醉的副作用，什么也没有吃的李姿不停
地在吐酸水，再加上抽了1000毫升的骨髓血，李姿的
腰一直隐隐作痛，腿也时不时会发林，医生解释道，这
是抽了太多的骨髓，血液中钙元素流失太严重导致

的。
这样的症状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症状稍稍缓解

之后，李姿才喝上了一口白粥。紧接着李姿又被送入
手术室，通过特殊机器从李姿血液中分离出400毫升
的外周干细胞输入弟弟的身体中，手术才算真正完
成。

“女儿一共为儿子抽了800毫升血、1000毫升骨髓
血、400毫升干细胞，这些数字我永远也忘不了，两个
孩子太不容易了。”一谈起这些，李启东眼泪都在眼圈
里打转。

所幸，经过将近2个月的治疗，李果硕的身体状况
终于稳定下来。

“谁都不想这种事情发生，但既然发生了，就得
去面对。”面对采访，性格开朗的李姿坦言，刚听说弟
弟生病的时候她是不敢相信的，感觉被块从天而降
的大石头重重击了一下，很难受。但是眼泪是解决
不了问题的，得去想怎么配合医生治疗，让弟弟尽快
恢复健康。“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和弟弟的基因相
似率配到了十个点，其实这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真
的已经很幸运了。”李姿说，“在还不知道我和弟弟的
基因能否匹配成功的时候，我就和我妈妈讲，如果我
和弟弟的基因匹配没有成功，我就把我的干细胞捐
献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因为爱心需要传递，行善是
一种轮回。”

（摘自《扬子晚报》）

幽默的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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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人，生活是过去式的。
一种是安贫之人。安贫是好事，易

知足，得快乐。但凡事有度，过犹不
及。太过安贫，就容易锱铢必较。结
果，反倒走向了意愿的反面。

比如，你提着一袋自己平时都舍不
得吃用的好东西，去看望一个好朋友。
可当好朋友看到你手中的好东西后，却
一惊一乍，说怎么那么破费，要是折成
现钱，只要拿出其中的一半，就能买点
过得去的酒，炒几样家常小菜，照样其
乐融融。

又比如，你省吃俭用存了点私房
钱。在一个重要的日子里，你用私房钱
买了对方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下手的东
西。结果，对方并没有你意料中的欣喜
若狂，反而责怪你，整那些虚头巴脑的
干啥，还不如省点钱，买点柴米油盐！

你看，标准低的人，眼光永远停留
在过去。最划算的，在过去；最幸福的，
当然也在过去。而当下的一切，只有当
眼前成为过去后，才会去品味。

低标准是如此，高标准同样也是。
你送对方一样东西，对方会告诉

你，同样的东西在另一家买，价钱低，质
量更好；你请对方到自己平日里都舍不
得去的餐厅，对方却委婉建议你，其实
另一家，口味更好，性价比更高。总之，
你选的，都不符合对方挑剔的高标准。

看吧，标准过低和过高的人，最终
其实殊途同归，都走向了吹毛求疵。

人家是故意的吗？当然不是。能
被你视为值得的人，能让你已所欲而先
施于人的，自然不会是这种人。对方是
好意，但最后，实际结果却让你一再感
觉被嫌弃。

从这样的关系中，是很难得到快
乐的。标准太低的人，习惯从过去找
到能凑合着的方式；而标准太高的人，
正确答案也永远存在于自已一个人的
过去中。结果，两种人都一样，视眼前
的美好为无物。你的热情，也就成了

“敝帚自珍”。
一 段关系，若要长久，必得能让人从

中得到快乐。而一个能给人快乐的人，不
会是拒绝当下的人。习惯过去，有时看似
善解人意，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好关系的
窍门不仅在于实际，更在于用心品尝看似
不那么实际的当下。

（摘自《山东青年》）

品当下

芳草呆住了，一口气停在喉咙口，不上，也不
下。在这之前，芳草是早就有预感的，可是，她不
敢承认。今天，听文隽亲口说出来，她觉得不能再
自己欺骗自己了。

本来，她是无数次都在心里祈盼着于东海能
尽快成一个家，幸福地把日子过下去的。她对文
隽的感情，那更是没的说。可是……她觉得心口
一阵紧一阵地痛起来……我这是咋着了？是真的
爱他吗？

“文隽，你看的不错，他是个值得你倾其一生去
爱的人。”芳草觉得自己的话轻飘飘的，没 一点儿
力气。

“芳草，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文隽跳起来，
搂住了她的脖子，在她耳边动情地说着，“真的，除
去他，我谁都看不上！你瞧城里的那些小白脸，特
没劲。跟东海哥比，简直不是 一个档次的。他多
有韧劲，不怕吃苦，不怕打击，不怕失败。你只需看
他一眼，不必交谈，单从那张极具雕塑感的面孔和
那双具有特强穿透力的目光里，你就可以知道他是
一个怎样的人。真的。他有知识、有文化，他懂得
那么多东西，他的心又那么善良。不管干啥，他都
会干得很好！我的感觉，保证没错！真的，有一个
作家写过：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弄虚假 ，这才值

得人牵挂。东海哥就是一个‘值得人牵挂’的人！
我真恨自己认识他晚了，要不，我会和他一块干，从
零开始。可惜他现在有了些钱，不过不要紧，只要
是他答应了，我以后也要想办法多赚钱，不要让他
瞧不起我。等以后结了婚，我在家管理养殖场，让
他到外面去闯荡闯荡，他行，他准行！我早就感觉
得到了。哪怕，哪怕他在外边混好了，远走高飞了，
我也不后悔！能和他待一天，我都不后悔！即使他
现在看不上我，我也不会放弃，我会一辈子都爱他
的，我心里只有他，只要他答应了，哪怕是违心
的 ……”

文隽的泪滴落在芳草的脖子上，芳草不由得将
文隽越搂越紧，心，却一阵紧似一阵地抽搐起来。

全福跟人吵架了，对方是新任派出所长的老
婆。

芳草听到这个消息，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就跑
到了供销社。

见到全福时，他是刚从派出所让老主任给领回
来的。

全福见到她，只低着头，不说话。还是老主任
把事情的经过跟她讲了。

原来，所长的老婆来买块布，全福量完了撕下
来后，所长的老婆说他量得太紧，让他重新量 一

次。全福是刚喝了酒，也不认识所长的老婆，无论
如何都不再量。两个人就你来我往地争起来，各不
相让。后来，所长的老婆可能骂了一句。那时候，
她看争不赢，拿起布来就要转身走。可全福不让
了，撵出柜台来吵。两个人越吵火气越大，越吵越
往对方跟前凑。所长的老婆骂起来，想去推搡全
福，全福一躲，手里那把尺子上的小锯条把所长老
婆的手划破 了一层皮，血立时就流出来了。恰好
派出所的两个干事正在逛商店，他们一个把所长的
老婆送进医院，另一个把全福带到了派出所。

老主任最后让全福写份检查交上去，就去开会
了。供销社要进行新一轮承包，这阵子正忙。

“你咋就跟人家吵起来了呢？”
芳草看着耷拉着头的全福，是又气又急。

“我也不知道她是所长的老婆，从一进门，我就
看她不顺眼。”

“你呀！”芳草叹口气，“不是所长的老婆，就能
跟人家吵呀？人家一手交钱，你一手交货 。顺眼
不顺眼的，人家碍你啥事？”

全福不说话，只是低着头，过了好一会，他抬起
头，芳草见他眼里湿漉漉的，心便不免有些沉重起
来，但她没表现出来。

全福对芳草说，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事，过去

说了一下情况，这不很快就回来了吗？
芳草想想也是，看看天色不早，全福也没什么

事，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眼前，总是晃动着那张黑瘦忧郁的脸。这件

事，他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回到家，芳草只是一个人焦虑着，她没有把这

事告诉公爹，她怕他一着急病又犯了。再说，也许
这事很快就过去了，等一切都平息下来之后，再让
公爹知道也不迟。

傍晚，全福阴着脸回到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一言不发地抽着烟。他的爹老六以为他是又喝多
了，就叹口气，让他喝些茶醒醒酒，并劝他往后少喝
些酒，免得把身子伤了，这可是一 辈子的大事。全
福开始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一副似听非听的样
子，手指上香烟升腾起的雾，在他和老六之间，似是
挂了一道无形的幕。等香烟燃完了，他狠狠地把烟
头摁灭在桌角 上，对着仍在苦口婆心地劝着他的
老爹，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你知道啥？当初，你没有把那事办成，看看，
现如今倒霉的事一件接一件。要是办到镇政府的
话，能有这些破事？”

老六停住了话头，有些小心地望着儿子的脸。
（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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